
境生象外: 造型艺术语境中的空符表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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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造型艺术中留白的表意机制与应用意义,本文从符号学中的空符号概念

出发,溯源空符号这一概念的历史流变,找寻其与造型艺术中留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探索空符号在造型艺术中的具体实践。 文内以书法、绘画和建筑等造型艺术语境为

例,分析了留白技法的使用带给不同种类造型艺术的画龙点睛之效,指出留白作为一

种积极空符号,被应用于风格简洁、表意隐晦、意境幽远的造型艺术时更能发挥以少胜

多的作用,并达到境生象外的艺术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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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又称余玉,是一种建立在艺术想象基础之上的传统绘画技法。
留白通过虚实相生,无中生有,赋予了欣赏者静谧的艺术美与酣畅的想象

空间,使其得到富有深度又丰富多元的审美体验,进而达到“超以象外,得
其环中”的艺术境界。 作为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留白被广泛地应用

于书法、绘画、建筑等各种造型艺术创作中,书法中的“计白当黑”、建筑中

的“少即是多”等说法,都验证了留白不可或缺的价值。 目前学界关于留

白的研究较多,但大部分讨论仍是从艺术赏析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以符

号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符号学中的“空符号”(blank
 

sign)概念

恰恰能为造型艺术中的留白现象提供一种新的阐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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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符号的前世今生: 从语法学到符号学

尽管空符号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学术术语,但其相关理念早在它被正式

提出之前就已存在。 例如数字符号系统“1234567890”就有空符号“0”,集
合论符号系统有空符号“空集∅”,语言符号系统有空符号“停顿”,可见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不知不觉熟练应用此概念。 而首个系统意识到空符

号及其价值的则是 “ 信息论之父” 克劳德·艾尔伍德 · 香农 ( Claude
 

Elwood
 

Shannon)。 在 20 世纪 40 年代,香农就提出英语字母表应在原有

的 26 个字母之上增加一个“空格”符号,并认为这种兼备实符号与空符号

的符号系统才是最完整与成熟的(Shannon
 

410)。① 在这 27 个英文符号的

基础之上,他尝试随机抽取符号生成语句,最终得出 6 种英文近似值的典

型序列,这为后来自然语言的处理提供了助力。 香农创造性地采用概率论

的方法分析通信中的问题,却意外发现了空符号的极大价值,这无疑是令

人振奋的。
在此之前与之后的许多年里,空符号都只是被纳入语法学的研究领域

进行考察,并且名称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指称。 索绪尔就以古斯拉夫语

属格复数无形式为例,指出:“物质的符号对表达观念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

的;语言可以满足于有无的对立。” (126)对于这种零词尾现象,索绪尔将

其指称为零符号(zero
 

sign),并用其分析一些语词的形态构成。 类似的表

述还有布隆菲尔德(Blomfield)提及的英语单词“ sheep”单复数同音、②印

度人所采取的“零成分” (zero
 

element)等。 此后雅各布森、西比奥克等学

者也纷纷从形态学的角度对空符号这一概念进行分析。 而乔姆斯基

(Avram
 

Noam
 

Chomsky)则是从语义学的角度加以考察,他提出的支配和

制约理论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新的领域,即空范畴(empty
 

category)。
为了使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语义关系一致,空范畴往往在句法关系中不

具有语音形式,而只标记语义内容。 如果从符号学的观点去看,那么空范

畴之“空”就在于它“只有所指,没有能指” (刘静 27),但彼时的空符号研

究还处于割裂状态,诸多学者仍是单独地从形态学或语义学的视角对其进

行摸索,直到我国学者王希杰正式使用“空符号”术语,才将这一学术概念

重新拉回广阔的符号学领域。
王希杰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启发。 索绪尔认为词义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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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空位”而形成,即当我们从词的纵横组合中抽取出某词时,整个语言

系统就会出现不可取代的空缺,那么这就是这个词的特殊所在,因此王希

杰提出空符号就是“空档、缺位的符号” (52)。 例如汉语中的许多亲属称

谓词,如“伯伯” “叔叔” “姑妈” “舅妈”等在英语中都没有相对应的词,从
而成为一种空符号;汉语中的量词“一本书”“一支铅笔”“一辆汽车”等等,
在英语中只能全部用 a 来代替,那么这些量词也是一种空符号。 王希杰又

补充解释,尽管“空符号”一词中包含了“符号”二字,但它实则并非符号,
而更像是指代一种“在另一认知环境中,其对应语言为空” (同上)的符号

缺失现象,因此称其为“符号空”也无妨。
随后韦世林在著作《空符号论》中首次明确定义了空符号,即空符号

是指“以‘无声或无色或无定形’的‘空白’、‘停顿’、‘中断’、‘距离’、‘空

位’或其代码‘0’、‘∅’等的一类特殊符号” (1)。 因此,诸如口语交流中

的“停顿”、传统绘画中的“留白”、音符乐谱中的“休止符”和电脑输入中的

“空格”等等都可以被视作一种空符号。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赵毅衡,他认

为“作为符号载体的感知,可以不是物质,而是物质的缺失:空白、黑暗、寂
静、无语、无臭、无味、无表情、拒绝答复等等” (2011:25)。 不同的是,韦世

林还指出空符号的功能在于“对符号活动和符号系统中的实符号起到分

隔、提示、衬托作用” (62),即空符号与实符号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一个

不懂拉丁语的人照样可以凭借字母串之间的空白分辨出一个个语词;而赵

毅衡则立足于“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
 

(2013:7)。 这一定义,强
调即便是物质的缺失也必须携带意义,即空符号自身也要能够独立表意。
王军认同赵毅衡的观点,并再次补充阐释了空符号的定义与结构。 王军认

为,“若空符号等同于一般符号,需具备被感知的属性,那么当某一事物无

法为接收者所识别并解释时,它就必定不会是空符号” (2)。 王希杰所提

及的汉语量词在英语中的缺失,英语母语者自身是无法感知到这一点的,
因此这些量词就不能算是一种空符号。 此外,他还强调空符号的结构完

整,同样具有能指和所指,只不过这里的能指以“物质符号的缺失来体

现”,或是所指的意义无法确定,或二者兼具。 换言之,若被感知的符号载

体为“空”或(和)所表征的对象无法确定,就是空符号(王军、李想 117);
反之,若符号载体以具体的物质形式体现和表征对象明确,就是实符号。

首先,作为符号中的一类,空符号的结构是完整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按照皮尔斯(Charles

 

Peirce) 的符号三分法,任何符号都是由“再现体”
( representament)、“对象”(object)和“解释项”( interpretant)三者共同组成

的(丁尔苏 55)。 再现体指称或表征某个符号对象,通常呈现为视觉或音

响形象,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对象则是由这一视觉或音响形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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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代或代表的某个事物,相当于索绪尔的“所指”;解释项即符号意指,指
引起再现体指称符号对象的常规思想或解释。 那么空符号之“空”则在于

其再现体是未标出项,体现为物质表现形式的缺失,如艾柯所说的“汽车不

打灯”“旗舰上不升司令旗”(转引自麦克卢汉
 

1),但这种“不”依然可以被

感知到,经由解释项,人们仍能推测出“我可直行”以及“司令不在舰上”的

含义。 因此,再现体外在形式的缺失并不等同于没有再现体,而只是一种

未标出状态,这也是空符号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次,空符号并不产生于两种不对等的语言环境中,即当一种语言环

境下的符号不能被另一语言环境下的群体所感知并识别时,这样的符号就

不能算是空符号。 相反,空符号之“空”就在于它意图被人发现识别,期待

接受者更多的参与,以共同完成一部开放的作品。 借用麦克卢汉在《理解

媒介》中对冷、热媒介的区分:“热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并使之具有‘高清

晰度’。 高清晰度是充满数据的状态[……]言语是一种低清晰度的冷媒

介,因为它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大量的信息还得由听话人自己去填补。
与此相反,热媒介并不留下那么多空白让接受者去填补或完成。 因此,热
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

多。”(1)
 

不难看出,麦氏是从清晰度和参与度两个维度划分媒介的类型,而
空符号无疑拥有“冷”的特征。 通过再现体外在形式的缺失,空符号提供给

受众的信息寥寥无几,它呼吁受众涌跃地参与解读过程,多角度地挖掘出原

符号可能的所指意义,这也是创作者使用空符号的基础意义所在。
然而,是否只要所指的意义无法确定或具备多种解读的可能,就可以

被称为空符号,这一点还有待商榷。 本文认为,空符号的所指还是需要在

各个符号系统中联系实符号才能进行具体阐释。 换言之,任何空符号都不

能脱离实符号进行解读,否则几乎每一符号都能在人脑中引起无数解读,
这将导致泛空符号化现象的发生。 《晋书·隐逸列传

 

》中有一段关于陶渊

明的记载,称“(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
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房玄龄 217)。 陶渊明性情

豁达洒脱,他认为像自己这样懂得音乐之人不必真正抚琴发出琴音,在座

的宾客们也能欣赏到琴中之趣。 从符号学的观点看,琴已出场,此处应有

琴声;应有声而无声,那么此处的无声才能被识别为空符号。 换言之,空符

号的表意必须以实符号的意外离场为映衬,例如应有声而无声,应有物而

无物,而并不能指代单纯的空无一物。 如果从这一点出发考察,诸如字符

间空格之类的文本空白也应该被认为是空符号,因为它是在字符本该出现

的地方陡然现身,且通过字符间的空白,我们也能辨别出一个个语词。 但

这样的空白只能算作是消极空符号,具有规约性和恒定性,而在本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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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心的是灵活多义的积极空符号。

二、 造型艺术语境中的积极空符号: 作为“不在之在”的留白

空符号是以空白、停顿、间隔、距离等物质表现形式的缺失作为其能指

的一类特殊符号,在其内部又可分为消极空符号和积极空符号。 杨锦芬认

为,积极空符号和消极空符号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而前者相较后者更具

“隐晦性、主观性和多义性” (203)。 正因积极空符号的灵活多义,古今中

外的艺术家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也往往会使用积极空符号,体现在中国的

造型艺术创作中,则是人们所熟悉的留白技法。 留白本属于中国传统绘画

中的构图范畴与表现技法,画家通常通过留白将画面中的黑白对比、疏密

排列和虚实关系进行协调安排,从而达到超越画面和对象的“象外之象”与
“象外之意”。 后来这种“不在之在”的使用逐渐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意识形

态,并广泛应用在诗歌、书法、雕塑、建筑、服装等多种造型艺术之中。
倘若追根溯源,留白的历史源头在中国古代的儒道释三大哲学体系中

都有迹可循。 《中庸》开篇便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 196)儒家尊崇中庸

思想,要求无所偏向、有所克制,“中庸” 即“中用”,追求的是一种不偏不

倚、调和适中的人生态度。 因此投射到艺术创作之上,儒家学说主张追求

克制含蓄的美,要求作品做到节制而有盈余(张依 178)。 而留白不着笔

墨,无声无形,却又意蕴无穷,恰恰就是儒家思想所追求的兼收并蓄的人生

态度。 在老庄哲学里,《老子》 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 116),《庄

子》云“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 53),无声无形,心虚静方能悟道,这些

都强调了留白的包容万象并能赋予事物的无限可能性。 现代哲学家、美学

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 中对老庄思想做出这样的总结与回应:“以虚为

虚,就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唯有以实为虚,
化实为虚,就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境界” (2005:70)。 由此可见,留白一

说就是“不在之在”和“无为之为”,是老庄哲学中恬淡虚无的无为观和“有

无相生”的美学观的外在体现,企图达到一种耐人寻味的效果。 此外,禅宗

美学的形成也对留白技艺提供了文化渊源。 禅宗美学主张“五蕴皆空,色
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故空中无色” (慧能

 

445),“色”
即是有形的客观事物,“空”即是无形的内心世界。 那么,留白就是指艺术

创作者将具体可感的“色”做到最大程度的简化,从而映衬出其情感与审

美上的“空”,也即所谓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使得观者在欣赏时能够

运用自身的想象去填补那些“空”的地方,从而到达“此时无声胜有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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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境界。
因此,即便留白无笔无墨,无相无形,也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空白,它给

人的感觉不是空洞无物,反而给欣赏者带来了无尽的审美享受与想象空

间,也就是所谓的积极空符号。 就以中国传统书法为例,倘若宣纸之空脱

离艺术范畴,仅是一种物理属性,代指纸张的干净空白,那自然毫无审美意

趣可言,也算不上是一种符号;倘若艺术家在纸张上题字时,为了表意清

晰,以字与字之间的空白为停顿,这样的空白也只能算作是一种消极空符

号,因为它无法生发出更多内涵;而只有当艺术家在宣纸上有意识地融入

自己的哲学思辨与审美经验,借空白直抒胸臆、寄托情思、抒发情怀,此时

的空白才成为美学范畴中的留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积极空符号。
 

同时,这种作为积极空符号的留白在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过程中也有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此,苏轼在“净因院画记” 中有一段著名的画论。
他说:“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 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
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
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
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不当,则举废之也。”

 

(214)人禽、宫室、器用都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它们的形状往往是常规且稳定的,画不好这

些事物无伤大雅;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则是流动的、无定形的、难以

固化的,画不好这些事物,整幅画也就废弃了。 在绘画过程中,创作者往往

以实衬虚,用“有常形的物象的实来衬托无常形的虚,而这些被衬托出来的

虚的形式经常是空白”(黄海波 92)。 这些空白,亦可称之为留白或是“不

在之在”,它们恰如文章的“言外之意”、音乐的“弦外之音”,不仅能够抒发

创作者的胸臆,还能够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并激发观者的

审美想象和思想漫游,最终使其本身成为一部开放的作品。
一般来说,留白技法在造型艺术领域的运用最为常见,造型艺术也最

能够凸显出留白的意蕴。 西方学者莱辛(Lessing)在《拉奥孔》中论述造型

艺术时说,“绘画(造型艺术)是在连续性的动作过程中,选择一个‘最富包

孕性的瞬间’来加以表现” (14)。 所谓“最富包孕性的瞬间”,就是画面最

接近高潮的那一刻。 西方的艺术家们之所以选择呈现这样一个画面,是因

为彼时本被固定的时空将具有流动性,从而使画面变得生动。 而在东方,
艺术家们则更倾向于直接描绘画面最具高潮的时刻,但此时的顶峰时刻也

并非一成不变、暮气沉沉。 相反借由留白技艺,创作者们能够轻易使得气

韵在画面中流转,以无生有,以空生满,让整个画面生机盎然、鲜活灵动起

来,更给欣赏者以无尽的遐想空间。 由此可见,作为积极空符号的留白在

造型艺术创作过程中是十分常见且有效的。 同时,造型艺术种类繁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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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可见,小至一幅书法、一张画作,大至一尊雕塑、一栋建筑,我们能够更加

轻易地从中窥见这种“不在之在”,也能够更加便捷地开展对留白现象的

研究。

三、 境生象外: 空符号在造型艺术语境中的践行

随着认知语境的改变,积极空符号的意义可以千变万化,因此作为表

现性的造型艺术往往运用留白这一积极空符号,企图带给欣赏者丰富多样

的审美体验。 在对诸多种类造型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后,笔者发现那些需要

传达风格简约、表意隐晦和意境幽远概念的造型艺术在应用空符号时更加

得心应手,更易产生“境生象外”的艺术效果,因而分别列举三类具有代表

性的造型艺术作品,阐述空符号的主观性、隐晦性和灵活性特征是如何在

其中实践并作用的。
(一) “计白当黑”的简约书法智慧

书法艺术归根到底还是一种造型艺术,但同时它也承担着语言艺术的

意指功能,由于它的两重性,书法家们在创作时就不能只考虑如何创造出

一幅清晰、繁复、精美的字,也不能只考虑这幅字能否体现出自己的气质与

个性,而必须思索如何让文字的书写方式去契合文字本身的主题和意境。
因此,书法创作不宜写得密密麻麻、整齐一致,而应该做到古雅简约、错落

有致的同时又清晰可辨。 对此,古人邓石如早有论述:“字画疏处可使走

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 (转引自包世臣 641)。 这句

话意在说明创作者在挥毫书写时要将字里行间的虚白之处(也即留白),
当作笔画一样来精心巧妙地布置安排,从而使得黑白相互映衬而又浑然一

体。 如果从符号学的观点看,书法艺术中的留白就是一种积极空符号,它
的产生本就建立在主体对消极空符号的主观选择与利用之上,主体可以根

据不同目的强调或忽视客体的某些方面(杨锦芬 204),从而解读出不同意

义。 体现在书法创作上,书法家们有意地从书写的笔画、结字和章法等角

度创造出画面中的留白,使得整幅作品风格简约统一,这样的留白在作者

看来是个人情趣的审美体现,在观者看来又是清晰可辨的艺术墨宝,兼顾

了书法同时作为造型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双重功能。
以米芾《研山铭》中“云挂龙怪烁电痕下” (图

 

1)几个字为例,除了方

块字内因点画纵横交错而切割出的留白,如“电”字的中空部分,其余的结

构留白造型各不相同,如汉字上下左右松紧程度不一,字形结构或收缩或

舒张,墨色或浓或枯,线条或粗或细,但作品整体疏密有致而又错落参差,
与留白两相结合便显得生动耐看。 借由这种变化多端、灵活生动的留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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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幅书法作品不仅清晰地实现了语言艺术的表意功能,还极大地彰显

出书法的审美意趣以及米芾本人“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973)的人生

态度。

图 1　 米芾《研山铭》 图 2　 沃兴华书

此外,书法作品中故意而为之的字间距和行间距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

留白。 为了强调作品张力,一些书法家在创作时会有意让黑色笔墨无限逼

近四边余白,更有甚者会直接取消图底关系,让笔墨直接走出纸端,与余白

相互纠缠。 如沃兴华所书的“云卷云舒”四个字(图
 

2),字字出边,大开大

合,恣意纵横,此处的留白与笔墨相辅相成,浓墨仿佛真的如同云朵一般随

意地游走于留白之间,更加增添了作品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悠闲意蕴。
经过书法家们的利用,这里的留白并不是简单的空无一物,而是转化为积

极空符号,变成一种无形之物,随着创作者的心意来表达情感、抒发情思,
显示出极大的艺术价值。 同时,留白的清晰简约也满足书法艺术作为语言

艺术的意指功能,完成了表意与审美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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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符赋形的隐晦绘画叙事

宗白华在《艺境》中论及中国绘画时谈到中国画最重空白处,但“中国

画底的空白在画的整个的意境上并不是真空,乃正是宇宙灵气往来,生命

流动之处,正是老、庄宇宙观中的‘虚实’,是万象的源泉、万动的根本” (宗

白华
 

1998:83)。 “留白”一词本就出自中国传统绘画,它更是营造中国画

“象外之象”与“象外之意”的重要创作手段。 作为典型造型艺术中的一

类,绘画艺术要求具备再现性的功能,但借由留白技法,它得以升华为一种

高于再现的艺术。 创作者们通过安排画面中的黑与白、实与虚,将画面的

意境无尽延伸,使画面的意蕴变得晦涩不明,欣赏者也在此过程中浮想联

翩,从而获得诸多趣味。 而留白这一积极空符号之所以能在中国画中得到

广泛使用,实则是由中国传统绘画重隐晦而非直接的艺术观以及积极空符

号自身的隐晦性特征所决定的。 相较于消极空符号的规约与恒定,作为积

极空符号的留白显得更加隐蔽且不易察觉。 欣赏者在识别此类积极空符

号的过程中,需要激活和更新其认知图式,对符号系统中的各种符号进行

抽样、选择与加工,并最终提取出一种隐晦的“意”。 因此,中国画往往更

倾向于在画面中使用留白,来表达一些晦涩不明而又复杂多样的涵义。 这

种创作理念一直延续至今,即使是在近现代,画家们在创作由西方引入的

油画时亦是如此。
我国著名油画家吴冠中于 1994 年创作的油画《双燕》 (图

 

3),据说是

其在宁波滨河边闲逛时看见几户民居时所绘。 他惊喜于白墙灰瓦,燕雀飞

舞,于是迅速绘制速写草稿,还因此差点错过回北京的火车。 画作描绘了

一幅江南水乡的景象,画面中五分之二处都横卧着一面素墙,墙下是一片

平静的湖泊,水中倒影朦胧,点点墨色勾勒出大大小小的门窗与高树,远处

有双燕飞来。① 偌大的留白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 有人揣测这是不是一幅

图 3　 吴冠中《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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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的作品,有人透过空白之处看到了水乡的静谧美好,还有人看出

了画师真挚纯粹的赤子之心。 单纯的画面借由留白技法,展现出缥缈的意

境,此时作品的意蕴被无限拓宽,生发出更多情感。
　 　 同样地,画家岳敏君于 2002 年创作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 (图

 

4)也

利用留白传达出更多隐晦内涵。 该作品挪用并戏拟了 1953 年董希文的油

画作品《开国大典》(图
 

5),但与董作不同的是,该幅作品剥离了画中原有

的实符号,即伟大的英雄革命家们,留下了一片空白。 这种故意而为之的

留白利用视觉在场与记忆图式之间的强烈反差,使观众首先感知到的不是

已然存在的对象,而是被切除或抽空的那一部分。 映射到这幅绘画作品

中,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不会是远处的蓝天白云,也不是城楼上高大巍峨

的梁柱,亦不是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人群,而是那些存在于记忆之中被删除

了的历史人物。 这样的对比不禁让观者去联想,作者是强调伟大的社会主

义革命家们在历史场景中的重要意义,还是反讽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 可

以说,积极空符号的使用使得这幅画作的阐释维度大大拓宽,也使得其价

值取向更加多义化、多样化,令欣赏者浮想联翩。 处于绘画艺术中的留白

极大地显示出它的隐晦性特征,经由画者的安排与设计,画作中的留白都

被推到了实物之前,首先进入到欣赏者的眼帘,并任由他们进行阐释与解

读,由此增强了绘画作品的模糊性和隐晦性表意功能。

图
 

4　 岳敏君《开国大典》 图 5　 董希文《开国大典》

(三) 意境幽远的建筑书写

中国的建筑艺术与中国传统山水画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画中往往使

用留白技法体现古人虚空的宇宙观,而在中国建筑艺术中也通常会使用留

白营造出气韵流转的氛围,所谓的“虚实相生” “移步换景”就是古人总结

出的建筑流动之美。 而留白作为积极空符号,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与灵活

性,它不光取决于符号发出者与接收者的文化背景和主观意识,与该符号

被阐释的客观环境和认知语境也有很大关系。 作者生产空符号,意在构建

外部世界赋予他独特的情感经验与人生感悟,观者无法仅从移情的美感中

感受到作品,而需要调动自身的文化背景与所处时空的社会环境,来进行

观念的解读。 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对不同地点的相同符号的阐释也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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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获取的内涵更会千差万别。 因此,在建筑中合理运用留白这一积

极空符号,往往能够更好地烘托映衬出当下环境的氛围。
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说,“白非本色,而色自生;池水无色,而色

最丰”(陈从周 29)。 因此建筑要学会留白,善用留白,方能营造出一派天

地景色。 在中国的现代建筑中,始终贯彻留白这一理念的当属华裔建筑师

贝聿铭,他于 2006 年完成的苏州博物馆(图
 

6)算得上是一幅精彩的留白

艺术作品。

图 6　 贝聿铭苏州博物馆

首先,留白的使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与建筑景观的主题相匹

配才能发挥出它的最大作用。 苏州作为一座江南城市,自古便有“上有天

堂,下有苏杭”的美誉,白墙黛瓦、庭院深深、临水而居是人们对于它的最初

印象。 因此,苏州博物馆结合了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将博物馆置于大大

小小的院落之间,光是庭院的占地面积就接近整个博物馆的一半,素色的

展区外壁与水域相邻,辅以苏州传统的飞檐翘角,呈现出一派江南园林的

纤美柔和。 (图
 

7)水池、庭院、白墙以及远处的天空这些空符号,与馆中的

展区、假山、植被等实符号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并不给人空洞无物之感,反
而给人以虚实相生、纯净空旷的情景交融之感,恰好契合了这座园林式博

物馆追求自然、回归本身的场所理念。 同时,博物馆建筑又大量使用对景、
框景、借景等传统的造园手法,譬如庭院石桥有直有折,游客游走其间移步

异景,馆内素窗之外必有植被,由此打破空间界限,拓宽了观赏范围,使得

建筑内外相互交融,营造出一种有无相生的空间氛围。

图 7　 苏州博物馆俯瞰图 图 8　 苏州博物馆内片石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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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贝聿铭还在馆内庭院中的狭长地带延续了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的

审美意趣。 他以白墙为画纸,以片石绘假山,用叠山理水烘托自然意境,此
时白墙上的大片留白仿佛变为中国传统水墨画中气韵流转的无形之物,萦
绕在游客之间。 (图

 

8)此时的留白经由建筑师的安排与处理,与馆内清

新自然的环境灵活地组合在一起,使得游客在游览时并不感觉累赘与突

兀,反而与当下环境更加协调,从而增添一种静谧美好、境生象外的精神

体验。
(四) 空符号的跨文化语境呈现

空符号在西方艺术语境中的践行,同样呈现出人与物的交融,需要观者

去主动寻找和个性化解读开放的空符作品。 著名艺术家伊夫·克莱因

(Yves
 

Klein)被追认为新现实主义艺术的推动者。 1958 年他在巴黎举办了

名为《跃入虚空》(Le
 

Vide)的展览。 展览现场克莱因将艾瑞斯·科勒尔特

画廊(Galerie
 

Iris
 

Clert)粉刷为白色,并把一幅空白的画作放置于空荡的房间

内,让观展者参与其中,浸入式体验和解读此幅开放的空符作品。 克莱因试

图用他的精神“充满”空无一物的空间,他希望在画廊的范围内,创造、建立

并向公众呈现一种感性的绘画状态,换言之,其试图创造一种无形却真实的

绘画氛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对展览大加赞誉,观后评论发人深省:“因
为空白,所以充满无限可能。”(Avec

 

le
 

vide,les
 

peins
 

pouvoirs)
墨西哥国宝级女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一生命运多舛,具
有传奇色彩,其首张自画像极具空符寓意。 她对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早期的

图 9　 弗里达·卡罗《自画像》 图 10　 达芬奇《圣母与圣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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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子绘画范式进行了挪用,随着画像中圣母玛利亚通常抱着耶稣的臂弯

和婴儿的离场表达,这种历时性的断裂传递了弗里达因车祸丧失生育能力

后的悲恸与创伤,通过言语到绘画形式的置换,使伤痕悬挂在不易被察觉

的图像背后,等待世人去感悟解读。 空可能是表达者有意制造的一种开放

选择,也可能是接受者自主探寻的意义增效手段。 空蕴涵着变幻莫测且丰

富的意义,成为跨文化艺术语境中不可忽视的阐释资源。

结　 语

老子曾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113)。 世间万物都存在着

有与无、实与虚的依存与对立,体现在符号学领域,自然也存在着实符号与

空符号。 尽管后者在国内的正式提出尚不足卅年,但有关空符号的意识却

可以追溯颇久。 从最初人类无意识地使用空符号,到索绪尔、乔姆斯基、韦
世林等人从形态学、语义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空符号一步步走进

了大众的视野。 同时,学界对空符号的日益关注也为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

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自 18 世纪莱辛首次提出“造型艺术”这一概念以

来,人类历史上便又多了一种重要的形式语言,即造型艺术符号。 在造型

艺术的诸多符号表达中,“留白”这一符号算得上是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

率最高的一类,但此前的研究多关注到它的审美意义而非其作为符号的

本质。
基于符号学领域中的空符号概念,将留白视为一种积极的空符号,本

文从儒道释三大哲学体系中探究其历史源头与内含思想,并将其与纯粹的

空白以及消极的空符号进行辨析,指出它所独具的主观性、隐晦性、灵活性

等特征能够使其营造出“不在之在”的艺术氛围。 相较于语言艺术、表演

艺术等其他艺术门类,留白技法在造型艺术中的使用最为常见,但并非所

有造型艺术都适合运用留白这一积极空符号。 当造型艺术作品需要传达

出风格简约、表意隐晦以及意境幽远的艺术观念时,使用主观、隐晦、灵活

的空符号才能起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效果,如其在书法、油画、建筑等

不同领域造型艺术语境的呈现。 倘若艺术家们在造型艺术创作中继续合

理运用积极空符号,便可打破作者与观众之间单向交流的壁垒,借由作品

中的留白,在作者、作品和观者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令欣赏者也能

惊喜于偶得的“象外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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